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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美学视角下的小说翻译
张小东  周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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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接受美学在柏拉图时期进入人们的视野之中，兴起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其又被称为接受思想，其核心是从受

众出发，从接受结束。接受美学强调读者在阅读文章时对原文的“期待视野”、作者与读者间的“审美距离”能否缩小，使读

者读译文像读原文一样，和源语言的“召唤结构”，能让读者了解到什么，有何思想见解。本篇论文将从接受美学的三个方面

进行分析，如何让小说译文达到“善译”的水准，让译文更好的被读者所接受。“善译”是由马建忠在《拟设繙译书院议》中

提出，其主要观点是让译文做到“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谓之“善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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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研究的理论意义

中国美学在其产生与发展上都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并

有其独特的思想体系。中国美学早先始于先秦时期，该时期

的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各有自己独特的、自成一派的美

学理论。美学在唐至明时期达到空前繁荣，中国美学思想在

唐、宋、元、明、清、这五个时期进入到发展丰富、繁荣时

期。期间，中国自成一派的小说逐渐兴起并开始盛行。

文化是流动的，具有流动性，一件好的艺术品是在各类

文化中吸收养分，然后又重新以一种修改过的方式被生产出

来。格林布拉特强调将艺术放置在生产和接受之间，他强调

社会能量的积累、改变、再现及交流。杰出的文学作品必然

能经得起人们不断的推敲、再推敲、又推敲，因此优秀的翻

译作品总是不断的被推翻。人们对一部文学作品的翻译是螺

旋式上升的的，译文总是在不断的最优化中。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大中华历经多个朝

代及克服重重难关才成立了新中国，实现了社会主义，人民

走向了富裕，大众也开始渐渐地追求美好的生活需求，其中

随着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长，导致人们也对一些传统

的内容不断吹毛求疵，且十分严苛。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开始改革开放，面向世界，

对于外国文学开始广泛接受。相比较之下，国外文学对于中

国意识文化的接受则是严苛至极，对于一些不被接受的内

容，就需要中国译者去将国内文学作品进行编译和改译，比

如莫言的文学作品。葛浩文在对莫言作品翻译时，对于作品

里的一些中国文化内容进行了适当的增译与减译，增减的

内容都是为了更符合西方读者的语言习惯和品位，也就是做

到了接受美学中的从受众出发，到受众结束，缩小了读者与

译者之间的“审美距离”，满足了读者对于莫言小说的“期

待视野”，让其文学作品被国外所接受，并获得诺贝尔文学

奖。

对于小说翻译而言，一篇好的译文如凤毛菱角，不论是

国外的翻译文学作品，还得将国内的文学作品传播到国外，

对于强调读者的重要性上，都看得至关重要。一篇译文既要

准确传达作者的意图、主旨与意义，还要让作品能被存在文

化差异的不同读者所接受，尤其是我国小说，其在内容上、

意义上过于深奥，如果只是进行简单的翻译，并不能准确传

达小说的“情”和“意”，在翻译成外文版本时，如何掌握

国内小说的“情”“意”，并向国外读者传播博大精深的中

华文化是一件困难且至关重要的事情。

通过本文研究，向读者展示一个可以被接受的小说译文

是何种样貌，及给译者一个清晰明了的方向去认识到，如何

才能完成一篇能被国内外大众接受的小说译文。将接受美学

运用到小说翻译中，一方面能系统地满足读者对于源语文章

的“期待视野”，缩短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审美距离”，

二、小说与接受美学的核心

中国的小说翻译最早于清末明初时期，但由于当时一些

小说译者对国外著作翻译的不严谨、没有忠实于原文，未达

到“善译”，而导致译文并未得到太大重视，这些作品也并

未跻身于正统翻译文学行列。

而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内外的优秀著作也开始逐

渐互相交流、并互相借鉴、学习。《中国翻译简史》与《中

国文学翻译史稿》详细地将当时小说翻译的类型列举了出

来，并根据国别阐述了各国小说在中国的译介情况

小说以刻画人物形象为中心，是一种语言艺术，它是通

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环境描写来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体裁，

发起于宋朝，兴盛于明清时期；小说翻译包括小说本身的历

史背景，社会意识形态及其文化语境等文学因素在内的解构

与分析。

中国传统“四大文学体裁”包括诗歌、散文、戏剧及

小说，都作为一种表达“情”、“意”的语言艺术。每一种

语言都有各成派系的语言形成特征和表达技巧。在进行小说

翻译过程中，要对小说翻译的诸多要素进行准确把握，比

如时间、人物和情节。这其中并不仅仅包括小说内容的叙

述时间、人物特征和故事情节，还包括作者的写作时间，作

者简介和作者生平经历。后结构主义在批判强调旧历史主义

时说，历史是被叙述的，历史永远不可能以“纯粹”的方式

出现，总是以“再现”的方式。如我国的四大名著之一《西

游记》，其真实事件是，距今1300多年前，一位25岁，名为

玄奘的青年和尚，从长安出发，只身到天竺，也就是如今的

印度求学的事情。西游记的写作时间是明朝时期，作者吴承

恩，仕途坎坷，在科举中屡遭挫折，由于宦途困顿，晚年绝

意仕进，闭门著述。仕途的坎坷让他对封建科举制度、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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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实颇有抱怨，从而促使他在小说中以志怪的形式来表

达内心的不满和愤懑。因此，小说翻译要求译者，要将作家

同他们生活和撰写的时代中的一些非经典、非文学性的因素

联系起来。

在做文学翻译过程中，我们要对小说文章进行大概的

了解，其中包括人物、背景、故事情节，要对源语文章进行

“知情”及“达意”，让读者对译文更好的接受。不仅译者

要“知情”“达意”，对读者也同样如此。译文能够被读者

广泛接受，才证明了译者在其中发挥了积极地作用，其所译

著作才能跻身于优秀的“翻译文学”作品行列。

接受美学不强调译者的隐身性，不支持译者在翻译文

学作品过程中不作为，而是强调读者的“期待视野”、作者

与读者间的“审美距离”、和源语言的“召唤结构”。通俗

点来讲，读者的“期待视野”秉承了解释学的基本思路，就

是指读者想要从文章中得到什么，期待看到什么，也成为文

本及文本创造的“预期结构”，而作者与读者间的“审美距

离”是读者的“期待视域”与实际文学作品本身的距离。源

语言的“召唤结构”是指创作作品本身的意义不确定性及留

白，通俗点来讲，就是指文章会给读者留下怎样的思考，让

读者去明白作者本身想要去表达什么主旨大意。由于源语与

目的语之间的文化背景，文化体系存在差异，读者的接受活

动也受到自身历史条件的限制，受到作品内容的限制，因此

读者不能准确把握源语文章的主旨大意，这时候就需要发挥

译者的桥梁作用。

在作者受到其当代社会意识形态与经济政治制度的影响

下，作者所写的小说内容往往也能给读者一定的想象空间，

读者在阅读这篇小说时产生了同理心，或者是产生了其他的

理解与想法、思想，都可以理解为实现了作者与读者间的

“召唤结构”。近些年，一些网络文学小说不断的被推上大

屏幕，其中不乏编剧在其中发挥的桥梁作用。其实，一部好

的电影往往会随着时代的更迭而不断发展，并迎合大众的口

味。在二十一世纪初，人们对于一些战争、爱国类的电影趋

之若鹜，但当下人们更容易同一些小人物身上所发生的的事

情产生同感，甚至因此理解了一些人生道理。所以小说翻译

与将小说推上大屏幕一样，都是希望能够更好的将作者及作

品身上的一些闪光点，精髓部分展现给读者或观众。

新历史主义强调的核心是政治与社会，而小说翻译中

最难把握的也是政治与社会，中国传统政治的封建与剥削、

中国传统社会的中国小说的盛行是在明清时期，由于当时的

社会背景、社会意识形态、小农经济生产模式及政治因素推

动，当时的大多文学作品都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相结合，社会

的复杂与黑暗很难通过译者的翻译表达出来，对于译者而言

想要简单地传达,这不仅要求译者要对小说文章做到“知情”

和“达意”，还要向读者清晰、明了的传达“情”“意”。

“知”在这里是动词，指的是通晓、明了；“情”在这

里是名词，指的是作者想表达的感情色彩，感情基调，主旨

大意。二者合一就要求译者通晓知晓源语文章的感情色彩与

感情基调，之后要做到“达意”。“达意”是做文学翻译时

的重中之重。“达意”与“善译”非常接近。马建忠在《拟

设繙译书院议》中强调的“善译”，将译者与读者之间的关

系分工阐述明白，要求译者在此间发挥桥梁作用，对原作

“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确知其意旨指所在”，

而能“心悟神解、振笔而书，”二者都要求作者对原作的所

有想表达的含义，意义进行研究，又要确保读者在阅读译文

时“确其意旨”“心悟所指”“适得译止”，最终实现“使

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达”讲究的是通达、顺

畅、达到实现、认识透彻，“意”与“情”差不多，“达

意”就要求做到将原文的感情色彩、感情基调、主旨大意，

准确、通透、顺畅的表达出来，但有时候想获得一篇好的翻

译文章，不仅需要译者本身文学功底扎实，准确掌握双语，

还要译者对于源语文章内容的人物、背景、情节进行深度了

解。

三、小结

小说翻译让人们走入了近代翻译的时代，并促进了翻

译文学的不断繁荣，对整个翻译界及国内外文学界而言意义

重大。国内外文学作品的交流、借鉴促进了国内文人的思

想改变，理论深化，给国内带来了大量的翻译原本，让国

内外读者都第一手的了解到一篇源语文章的主旨大意。接

受美学的兴起让小说翻译更加的地道，更加容易被读者所

接受，译者在接受美学的基础上，通过对源语文章的“知

情”、“达意”，更好的站在读者与作者角度上，将原文的

“情”“意”被读者所接受，从而实现了文学作品的“善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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